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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11月，到2024年11月，《海南周刊》已经走过了16年。在这16年里，移动互联网时代呼啸而至，传媒
生态深刻改变，但坚持原创立场、坚持输出优质内容是周刊人不变的情怀。专注内容建设，我们有幸得到一批高水平
作者的支持，他们中有海南日报记者，也有来自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还有民间热爱历史文化的撰稿人。正是
他们的执笔耕耘，让读者得以享用富含营养的《海南周刊》文化大餐。今天，我们一起来倾听他们的创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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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周刊》宣传琼崖红色历
史，挖掘琼崖革命故事，是我省普及
党史知识，宣传琼崖革命精神的主要
阵地。希望《海南周刊》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把红色题材越做越好。”

——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党史一处副处长陈立超

“《海南周刊》自2008年创刊至今
已经十六年了，从出版第一期起，我
一直喜爱她，一路情深，每期必看，并
装订成册，当作史料收藏着。如有读
者需要查阅，我总是积极提供，并宣
传介绍。”

——定安县知海书屋创办人孙
衍吾

海岛上的万物生长
■ 李梦瑶

从小到大，我算得上是一个标准的“植物
盲”：对于身边的花花草草，不了解、不关注，也
丝毫没有窥探它们的兴趣。植物有什么意思
呢？它们像石头一样，看起来似乎总是一成不
变，木讷又无趣。

第一次“被迫”去认真端详它们，是接到了
《海南周刊》的约稿。那是2018年10月，海口
获评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后，《海南周刊》推出

“海口国际湿地城市特刊”，分配给我的写作对
象是一片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东寨港红树林。

红树林为什么叫红树林？它们是指一种
植物吗？它们为什么能生长在海边？仍记得
那个午后，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专
家们带着我钻进那片海上森林，一个又一个问
号便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打开搜索引擎，当然可以找到答案。但真
正打动我的东西，在答案之外。

我至今记得，那天看到数不清的虾蟹从林
下滩涂淤泥中探出头时的兴奋，抬头发现遮天
蔽日的鸟浪奇观时的震撼，以及得知红树植物
故意将自己的种子生得涩口，以躲过底栖动物
采食时的惊叹。

那是我第一次被一片树林打动。更准确
地说，是被如此蓬勃的生命力打动。

从东寨港红树林出发，这些年，我到访过
琼岛西部的稀树草原，看到过五彩斑斓的海底
珊瑚，也翻越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座又
一座大山。我见到尽情跳跃的海南坡鹿，抚摸
2600多岁的雨林“树王”，目睹一棵树对另一
棵树的无声绞杀，听见响彻山谷的鸟鸣，也曾
与海南长臂猿清澈如孩童般的双眸对视……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着迷的世界！
与珍稀物种邂逅时的怦然心跳，对动植物

生存智慧的好奇与敬佩，为雨林生物群落的生
命力感动……每一次探访归来，这些强烈而充
沛的情感，都会不断催促我落笔，由此也促成
了我与《海南周刊》的一次次结缘。

一个人的所见所闻当然有限。幸运的是，
这些年，我遇到了很多不吝赐教的“引路人”：
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学者，也有在山里
待了一辈子的“土专家”、护林员。我跟着他们
一起巡山，一起丈量树的胸径，一起追寻野生
动物的踪迹，听他们讲长臂猿家族的趣事，以
及他们从“愚公移山”到“愚公守山”的故事。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视域不断拓宽，更加
浓厚的生态保护意识在我心里“生长”。我听懂
了不少动植物的“语言”与情绪，见识了生态系统
的多样与坚韧，看到了人类对自然的僭越与补
救，也开始真正懂得欣赏生命之美、自然之美。

植物也好，动物也罢，每一个物种的诞生，
必然经历了千百万年的演化，它们在绝境中新
生、繁衍、变异，这才成就了今天的生物多样
性。它们种群纷繁、生而不同，既各得其所，又
唇齿相依，在这片土地上迸发出生命之喧闹与
绚烂。

我希望通过《海南周刊》将这些至美至真的
生态故事分享给更多人，让更多人听到一座海

岛上的万物欢歌，关心一棵树
的盛衰，读懂一只鸟的喜乐，也
期待着能借此唤起对生态问题
的更多审视与关切，让更多人
善待自然、善待生态。

（作者系海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

海南至味多趣味
■ 刘梦晓

“看你写的美食都要流口水了！”近几年给
《海南周刊》写海南美食稿，经常有同事这样对
我说。每每此刻，我都将他们的话当作是对我
稿件的夸奖，毕竟文字要传递出食物诱人的味
道，须得实地走访过、动筷品尝过，才能更有感
染力。

大家不知道的是，更早以前，我对海南美
食有过很深的误解。我是在海南长大的北方
人，自带“北方胃”的我，一度认为海南美食做
法简单、味道寡淡。进入海南日报社工作后，
当我深入基层采访了解，看法一次又一次被
改变。

新出版的《海南食单》收录了我的稿件《海
南人吃鸡做法多》，采写此稿，让我对海南美食
的认识深刻转变。过去，我认为白斩鸡的做法

“技术含量”偏低，和内地许多地方鸡的烹饪方
法相比，白斩鸡仿佛是放到水里煮一煮、涮一
涮，就能装盘端上桌，味道方面也欠缺层次。
当我在文昌一个不起眼的小店里，吃到肉质鲜
嫩、汁水丰盈的白斩鸡，才发现是自己孤陋寡
闻了——“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方式”，这句许多美食家说过的话诚不欺我。

于是，我开始有意无意地留意海南美食。
当我看到，农村的阿公阿婆用椰蓉或玉米

渣给四处乱跑的鸡拌食时，便解开了美味的
“密码”；当我看到，一颗颗爬藤的薜荔果经过
切开取瓤、晒瓤、入水揉搓、静置等步骤，凝结
成半透明的凉粉，便找到了乡野的风味；当我
看到，一条海鱼经厨师蒸、炸、煎、煮之后，以各
式各样的面貌出现在餐桌上，便发现了人类的
创造力。

海南美食带给我的，不只是味觉上的享
受，更是理解本土文化地理的一个视角。比
如，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不仅是名菜佳肴，
海南不同地方的蘸料也各有特点：五指山等地
有一种叫“九层塔”的植物，当地人就地取材
用它制作蘸料；将土香菜、蒜蓉（或姜蓉）、酱
油混于一碟，再滴上几滴带酸味的青金桔汁，
是海口等地的人们吃鸡的首选蘸料；在文昌
等地，人们更愿意将鸡煮熟后，以微咸的鸡汁
为蘸料；而在澄迈、定安等地，一些人在山柚
油中加入少许食盐，这“油盐组合”也是一种
吃鸡的蘸料。

瞧瞧，这多么有趣。
更有趣的是，我还在写美食的同时，了解

到了许多特色民俗：比如琼海博鳌乐城每年元
宵节举办的赛肥鸡比赛，海上渔民吃鱼不翻鱼
的默契讲究，中部市县居民以益智等制作药膳
进补的智慧……每一次接触、每一次采访，都
让我对这片土地多了一份认知。

我开始懂得，美食的背后，是自然地理的
延伸，是历史文化的传承，更是人们面对普通
平凡生活的态度。是啊，如果连一日三餐都不
热爱，又怎么能说热爱生活呢？

所以如果你此刻问我，写了那么多美食，
什么是海南至味？我大概会说，是一蔬一饭

里的多滋多味，是
一瓢一饮里的晨
昏相对。

（作者系海南
日报全媒体记者）

执笔探史得交挚友
■ 张兴吉

在我眼中，每周一“见面”的《海南周刊》，
是一位相伴多年的挚友。我和《海南周刊》的
渊源，要从三十多年前讲起，也就是我和《海南
日报》的关系说起。我是1988年到海南工作
的，之后一直在海南师范学院当老师。刚到海
南不久，就有海南日报社的编辑找海师的老师
为《海南日报》的副刊写一些稿子，于是我开始
为《海南日报》写一些小文章。我记得，当时写
的是一些书评类的稿件，主要是点评文学和历
史类的名著。我是学历史的，自然选择写历史
类的书评。最早写的选题，我现在已经记不清
了，但记得写过一篇《晚明文人生活的写真》，
写的是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
的书评。这是一本很难读的书，虽是名著，读
的人却不多，我也属于不一定读懂的人，只是
对此书的印象深刻，所以就写了这篇文章。在
海南待了一段时间后，我的研究方向转到海南
历史方面，于是开始在网络平台上发表一些有
关海南历史的短文。

2008年《海南周刊》创刊后，由于撰稿经
常联系，我与海南日报社的一些朋友熟悉起
来。那几年我正投入研究海南近现代历史、海
南抗战历史，出版了专著《日本侵占海南岛罪
行研究》，《海南周刊》的编辑朋友约我写了“纪
念海南解放6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
70周年”等主题的系列稿件。印象最深的是
2015年，那一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先后
在《海南周刊》上发表了4篇文章：《抗战时期
日军侵入海南岛始末》《抗战时期日本对海南
岛的经济掠夺》《海南文化抗战：硝烟中的呐
喊》《抗战期间流亡岛外的海南人》。让我感到
高兴的是，自己的研究能与《周刊》的选题策划

“同频共振”。我很乐意通过大众传媒，以一种
通俗可读的形式，向读者普及一些历史知识。

在为《海南周刊》写稿的同时，我也十分关
注《周刊》的发展变化。我一直有个习惯，办公
室订阅的《海南日报》到了之后，我都会把周一
推出的《周刊》抽出来保存，一方面是为了便于
随时拿起来阅读，另一方面是为自己今后的研
究积累一些资料。《周刊》刊载的文章众多，其
中不乏别出心裁的力作。至今记忆犹新的，是
一篇介绍海南蘸料的文章，作者从“蘸料”这个
主题切入阐述了海南菜的主要特点，给我的体
会是此文展示了海南饮食文化的基本精神，既
注重食材的原味，也尊重每个人的饮食习惯。
有一次，我接到一个去电视台点评海南菜的任
务，一时间有点束手无策。这时，我想到了这
篇文章，简单整理了一下，最后以“原汁原味”
为方向，讲述了食材与蘸料的关系，概括了海
南菜的精华，总算是正面回答了问题。这一经
历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要想更好掌握海南历史
的要点，必须要多学习、多交流。

《海南周刊》创立十六年，我作为一个海南
历史的研究者，有幸以撰稿人的身份参与其
中，并见证了它的点滴变化。回想起来，《周刊》
就是一个好朋友，《周刊》的方向，也是一个好方
向，《周刊》创作团队努力的结果，也必然是海南
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好结果。我相信未来《周
刊》会办得更好，会为
广大读者提供更多宝
贵的精神文化食粮。

（作者系海南师范
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

我与《海南周刊》的血脉联系
■ 蔡葩

《海南周刊》创刊至今已经十六年了！此
刻，翻开《海南周刊文丛》之《海闻艺》一书，仿
佛得见一份“报中报”十六载踏歌前行的岁月
沉香。

2008年《海南周刊》创刊。作为一名作者
和后来的编辑，我和《海南周刊》始终有一种割
不断的手足联系。早在2002年，《海南日报》
便为我量身定制了一档文化专栏《似水流年》，
以此为开端，我开始海南历史人文的挖掘和写
作。口述者丰富的记忆，配以私家珍藏的老照
片，让我撰写的一系列关于海南历史文化的文
章见报后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系列文章以
《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风从南洋来》等名称
结集出版。

2011年初，我成为《海南周刊》主编。对
于我来说，《似水流年》与《海南周刊》有着血脉
联系，它们同样坚持原创立场，追求可读性和
文化味，充满历史感怀和时代担当，只不过，
《海南周刊》以16个版的规模呈现，容量更大，
可以接纳更多作者，服务更多类型的读者。

此后，我的写作从南洋题材扩展到海南民
间文化艺术。我在《海南周刊》上发表的文章
主要关注海南文化艺术界涌现的人和事，对海
南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文化艺术热点事件
等，进行深入报道。一批又一批民间艺人经我
们报道后进入公众视野，他们痴迷一生的技艺
也被更多人看见。比如，对海南椰雕传承人吴
名驹持续深入的报道，让他传承的手艺受到文
化部门的关注，海南椰雕2008年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吴名驹随
后被评为海南椰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另一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吴孔德也曾获得
《海南周刊》的关注和持续报道。木雕大师黄
黎祥、王明珍，黎族知名音乐人黄婷丹、符花金
等，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总之，立足
《海南周刊》这个平台，我和民间艺人建立了良
好的沟通和联系。

我在古崖州（三亚、乐东一带）地区长大，
从小跟着长辈吟唱崖州民歌，对海南民间文化
艺术有着发自肺腑的热爱。2015年担任海南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以来，我经常下乡采
风，内容涉及民歌、舞蹈、琼剧、灰塑、剪纸、绘
画等，发现尚未报道过的民间文艺题材和人物
故事，就自己写稿或推荐给《海南周刊》团队。
为了编撰《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海南卷》和实施

“海南民歌抢救工程”，每到周六周日，我经常
会组织专家去基层调研，通过记音、记词、记
谱、拍摄图片和视频等方式，记录那些正在消
失的海南民间文艺珍宝。

2020年我离开《海南周刊》，成为海南日
报社首个名家工作室——海南日报口述历史
研究中心负责人，也是短视频栏目《口述海南·
葩姐说》主讲人。尽管如此，我依然与《海南周
刊》保持着紧密联系。尤其是创作《口述海南·
葩姐说》民歌季、舞蹈季期间，我和小伙伴们前
往广州采访了中国舞蹈家协会原副主席陈翘、
《久久不见久久见》作者谢文经先生的儿子谢
明晶等人，通过报纸版面和短视
频同步的形式，讲述海南知名舞
蹈、民歌的创作故事。

时间之河滚滚向前，在媒体
融合的浪潮中，我相信《海南周
刊》将保持独特的文化品位，推
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更上
一层楼！

（作者系海南省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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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海南周刊》封面。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